
《流逝的岁月》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流逝的岁月》

13位ISBN编号：9787203062400

10位ISBN编号：7203062406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李新

页数：44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流逝的岁月》

前言

　　李新同志是我此生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员。1946年，他参加当时叫做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
作。跟随中共的代表叶剑英元帅来到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作为先父的客人，在一个晚上他来到我家
。我当时只有十一岁半。他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一个是讲自我批评，我当时不记得什么事与姐姐有
一点争吵，他就提出来我应该作自我批评。这对于我完全是崭新的概念，崭新的思路。我一开头老大
不乐意，但是在他的无可抵挡、无懈可击而又春风化雨的逻辑说服下，我终于心悦诚服。第二是我当
时被学校委派去参加全市的中学生演讲比赛初中组．这个演讲他干脆出主意，要我讲孙中山的三民主
义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联系实际，鞭挞时弊，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我记得我讲演中提及在垃圾堆
上捡煤核的贫民儿童。就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例子，证明国民党没有实行民生主义，立即受到李新同志
的赞扬首肯。　　我在自传《半生多事》中相当详细地写到了这一段。此前我恰恰在广播中听到国民
党市社会局长温崇信的讲话。他的公鸭嗓子，他的满口空话套话陈词滥调。与李新同志的言谈成为鲜
明的对比，我体会到一个政党的前景，从它的文风上已经可以看出端倪。我还说，一个政权的衰落是
从语文的腐烂上开始的．可见我印象之深。

Page 2



《流逝的岁月》

内容概要

这是一位老革命家的回忆录，与其说是回忆录，不如说是对历史问题的反思批判书，书中的历史问题
不是秦皇汉武，不是唐宗宋祖，也不是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更不是华盛顿罗斯福，而是我党从延
安到文革时期那段最惊心动魄却又最鲜为人知的历史。
这段历史，只有这样有过切身经历又有反思精神的老革命写出来，才有真实性，才具震撼力。不信？
请看！延安整风时，组织上对待那些不与党“一条心”的“两条心”们，作者写道：当时把追查称为
劝说，由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劝说小组，每个人劝说两三小时，三四个人轮流劝说。而被劝说（追查）
多则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不能休息，其身体的疲乏和思想紧张的程度非身历其境的人所能想像。所谓劝
说，就是要你“坦白”。你“坦白”一点，他们再追问一步，一直要把你追向成“特务”，才能了事
。为了要你坦白，他们有的可以跪在地上劝你，说你只要“坦白”，就可以和党“一条心”干革命了
，否则你不可能在革命阵营中有一立足之地。再比如，抗战胜利，作者在河北永年做县委书记，某次
审讯汉奸宋品忍时，愤怒的群众冲向审判台，竟活剐了汉奸，后到的人只能捡了两三根骨头，边走边
说：“吃不了你的肉，拿你的骨头回家让狗啃，也算解恨了。” 还比如，1957年反右时，人民大学的
葛佩琦经组织上反复动员，针对党说了几句很一般的话，谁知却先被《人大周报》，后被《人民日报
》诬为“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 最终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连哥嫂也不能幸免。
这样的故事在书中比比皆是，没有经历过的人哪能想象得出来，并写出来！当然，作为回忆录，作者
还回忆了几位当初一起闹革命的朋友，作家王小波的父亲王方名多才多艺，书法篆刻皆通，因组织上
的原因，可惜晚年得了“精神飘逸症”，作家李锐的父亲李成之（李直）比作者还早闹革命，因为几
次政治运动上的错划，最后却迟迟落实不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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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逝的岁月》

作者简介

李新，1918年9月15日，生于四川荣昌县（今属重庆）。
学生时代是四川学潮领袖，与李成之（作家李锐的父亲）、王方名（王小波的父亲）等为同学，关系
密切，共同策划、领导四川的学生运动。之后参加共产党，曾任中共太行分局科长、晋冀鲁豫中央局
青委书记等职，并做过两年县委书记，与彭德怀、邓小平、任弼时等中共高层多有交往。
建国后，不谋权力，主动请求进入教育界，协助吴玉章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后来长期在中国近代史研
究所、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领导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编撰工作。
2004年2月5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主编或参与主编多种大型专著，主要有三编十卷本的《中华民国史》（已出二编三卷五册，中华书
局1981～1987年版）、四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和《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十二卷）。合作编辑有《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和《孙中山全
集》（第二到四卷，中华书局1982～1985年版）。个人专著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个问题》、《新
民主主义革命简史》等。

Page 4



《流逝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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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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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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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赤条条来，复赤条条去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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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林希翎与葛佩琦这时，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正走入高潮，全校大约已有400人被打成了右派。划右派
要经过党的常委会讨论。李培之和我在常委会上，尽量把各系上报来要划右派的人减少，故意挑剔某
某人的条件还不够，或情况还不够具体，希望拿回去搞清楚了再说。这样推、拖的结果，就少划了些
石派。但有的系，由于领导人的心胸狭窄，借机整人，就是抓住一些人不放，非把他们打成右派不可
。例如经济系有个青年教师孟氧，注释《资本论》出了名，但系领导嫉恨他，要把他打成右派。几次
送到常委会讨论。常委多数同志“爱才”，说小青年说几句怪话不能算反党，应好好地教育他、教训
他。但系里最后硬是找到了他恶毒攻击党的“罪证”，终于给他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在高潮中斗得最
激烈的是林希翎。她本名不叫林希翎，因为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她羡慕毛主席表扬了李希凡和
兰翎两位青年，才改成了这个名字。她本是法律系的学生，但随后研究《红楼梦》并写出了颇有见地
的文章。吴老认为她是个人才，在颐和园里为她专门找了一个地方供她写作。后来人民大学还专门开
了一次《红楼梦》研究的学术会议，把李希凡（曾在人大学习过）和他在山东大学的老师吴大琨请来
参加了会议。吴大琨就是参加了这次学术会议后才调到人民大学来的。林希翎因研究《红楼梦》出了
名，反右派恰好轮到了她头上。她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说话，因此，开她的斗争会很不容易。党委
从全校找到了一批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事前作了很充分的准备并经过“预演”之后才召开几千人参
加的斗争会。但在斗争会上，积极分子的发言却不断被林希翎驳倒。主持斗争会的人无法，只得领着
群众高呼口号，才能将她压倒。像这种斗争的准备和召开过程，我是从不参加的，但听到情况后也觉
得十分滑稽可笑。据说当时北京大学斗争谭天荣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林希翎和谭天荣一时成了北
京学生界的著名人物。他们被打成右派后，当然是弄去劳动改造，甚至受到异常痛苦的遭遇。直到“
四人帮”倒台后，右派才得到平反。人民大学党委把给林希翎平反的决定派人送去给她时，派去的人
以为她会感激涕零，谁知她却不甚答理，于是，这人便把平反决定带回去了。这样，林希翎便成了很
少几个没有平反的右派之一。80年代，林希翎被允许出国。台湾把她请了去，希望她能骂中共，给台
湾说几句好话。但她并不骂中共，她也不给台湾说好话。人们以为她一定会到美国去，但她却去了法
国。显然，她到美国谋生会比法国容易。但她有头脑，认为这样做要高尚一些。现在不知她怎样了？
写到这里，实在令人叹惋。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中，人民大学教师葛佩琦被打成右派也是轰动一时的
事件。葛被划右派没有经过党委常委的讨论，所以当时我对这一事件的经过并不很清楚。现在，为了
写这篇回忆录，我特地查阅了他的传记和他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原来葛佩琦是个老党员，他对党并
没有什么不满，也不想在整风中对党提意见。人大党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他一再谢绝参加。后经
反复动员，他勉强参加了，在会上说了几句很一般的话，但就是这几句话，被任意篡改歪曲而打成右
派分子。他发言的原意是“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
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他是在1957年5月24日发言的。5月27日《人大
周报》就刊登了他的发言。其中说：“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
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当天下午，葛就
去找到人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上那段话气愤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
了”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用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6月8日，《
人民日报》以葛佩琦发表反共言论为标题，报道了葛的发言说：“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必然走这条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
律的。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葛佩琦在《回忆录》中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段话，《人大周报》
刊登的⋯⋯也没有这段话。这段报道纯属捏造。”他当即写了更正信，6月9日亲自把它送到了人民日
报社（这封更正信，到80年代居然查出来了）。《人民日报》不但不登更正信，还连续发表批判葛佩
琦的文章。6月14日，《人民日报》以本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同时发表三篇批判葛的报道，当
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15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某名人
批葛的文章。于是，全国大小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判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一时形成批判葛佩琦的
高潮。就这样，葛佩琦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还定为“极右派”，判处无期徒刑。从此葛佩琦受尽
折磨。不仅他的妻子儿女因他而遭难，连他二哥的家也在1966年被红卫兵抄了，他二嫂被打死，二哥
被遣返回山东老家，病中无医疗条件，很快也就死去。1975年，葛佩琦于不幸中得大幸。党中央对关
押中的高级罪犯（抗战时期的战犯和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罪犯）实行特赦。虽然当时“文化大革命”
还没有结束，但葛佩琦却因有国民党少将头衔获得了自由，而且回到了北京。“文革”结束，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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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葛佩琦为纠正对自己错划成右派、错判成罪犯以及恢复党籍问题，到处申诉奔
走。最后还是胡耀邦同志为他作主，才使他的问题全部解决。在这－过程中，有许多好心人、好同志
为他帮忙、出力，但也有些人、有些组织成了为他落实政策的阻力。人民大学党委是当初把葛错划成
右派的负责单位、按理应及早出来纠正错误。但直到1979年11月12日作出的《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
复查结论》，还说葛“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到1982年，张腾霄（曾在反右倾中受到全国性的人
民公社讨论会斗争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担仕了人大党委书一记和副校长，他在全国平反冤假
错案高潮中，主张对葛佩琦的“复查结论”重新研究。结果是“对葛佩琦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问题，
进行复查，予以改正”。并没有明确说明是错划。直到1986年2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的通知中才明确
指出葛佩琦“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争取纠正错划右派的同时，葛佩琦还向法
院要求改正判罪的错误。1980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作出《再审判决书》，说：“经本院查明
：原判葛佩琦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处刑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葛佩琦要求恢复党籍的问题，也
于1983年5月由中共北京市委解决。市委组织部的决定说：“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
月起连续计算。”要恢复党籍，必须找到1938年的入党介绍人证明，必须找到1942年在西安领导他作
地下情报工作的证明人，必须找到1945年派遣他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以少将督察名义为
掩护做情报工作的证明人。很幸运，葛佩琦所需要的这些证明人都找到了，而且都为他写了材料。当
然，这一过程也是很复杂、曲折的。 刘少奇讲话1964年的夏天，一个闷热的晚上，忽然接到通知，第
二天要到人民大会堂去听重要报告，不得缺席。第二天我按时前往，会场不大，坐满了人。台上，所
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我心想，是谁作报告呢？这么严肃。一会儿，
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向旁边的人问了一句话后，对大家说：今天是请少奇同志给大家讲话
。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
。声音一时大，一时小，听起来挺费劲儿，但人们都很安静地听着。他讲的大意是：中央不是有规定
吗？中央和各部门的领导人每年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下面去。可是你们为什么不下去呢？呆在
北京，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光会在上面发空头指示，怎么不产生官僚主义呢？下面的情况千变万化，
新鲜事物多得很，只有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才能想出新对策，才能领导。你们看，王光美下去
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
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
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周总理大概没有想到刘少奇的讲话如此简短，所以当刘的讲话结束
时他也感到突然。但仅是略一迟疑，就马上起来圆场。他很温和地对大家说道：少奇同志今天的讲话
，虽然很简短，但是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赶快下去参加“四清”，执行中央的决定。又说，王光美的
报告中央即将作为正式文件发下去。并转身向刘少奇说：我看可以让光美到各单位去作报告嘛。然后
对台下大家说：各单位都可以请王光美同志去作报告，口头报告比书面报告会更生动些、丰富些。随
即宣布散会。这个会议，连头带尾，总共不过一个钟头。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
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我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
出大会堂，在下台阶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
自出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随后王光
美即到各机关讲“桃园经验”。虽然几次发票给我，但我一次也没去。我想：要是刘少奇做工人运动
这类的报告，我当然要去听；至于农村工作，就是刘少奇讲，我也不一定去，何况王光美。去她的吧
！不但没听报告，连中央转发的关于“桃园经验”的文件，我也根本没有看。这也好，后来“文化大
革命”开始，造反派说我吹捧刘少奇、王光美，吹捧“桃园经验”，顾亚立即起来更正，说“四清”
时他给我当秘书，“桃园经验”的文件一直放在他那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眼，提过一句。于是，关
于吹捧“桃园经验”这条罪状，便从我的许多“三反”罪状中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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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逝的岁月》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李新先生）在书的开始所讲的关于写真话的想法，关于拍马式的史料的抨击，还有他的诗，
也令人感到他的一身正气，甚至是迂直的书生气。虽然我作为后辈不该这样放肆地说话。　　——作
家　王蒙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太多的革命、铲除、打倒。可是，那个一次又一次被打倒
的历史，却从来也不能被消灭。它一次又一次地浴火重生，它一次又一次无远弗届、无微不至地来到
我们中间。于是，流逝的岁月，一层又一层地在心底沉积出难以泯灭的分量。　　——作家　李锐　
　李新先生是一位思想敏锐的老干部，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在这本回忆录中，他以亲历者和历
史家的独特视角，记述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片断。从他的经历中，我们可以了解那一代人的心路历程
，也可以体验他一贯的主张——历史最宝贵的品格就在于真实。　　——学者　章百家　　李新先生
是党史和民国史界的前辈，站的位置高，自然能看到许多我辈小百姓看不到的东西。史家看到的是史
料，而老百姓则看到的是故事。老先生故事讲得好，娓娓道来，如叙家常。　　——学者　张鸣　　
先生这本回忆录，是革命者的反思，是历史家的批判，是学问家的质疑，是文化人的启蒙，它是任何
“经济效益”所不能替代的。　　——学者　陈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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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逝的岁月》

编辑推荐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出版。革命者的反思，
历史家的批判，学问家的质疑，文化人的启蒙，最敢讲真话的党史专家拷问社会良知的反思录，刺向
历史痛处最犀利的匕首1.老革命家的回忆录，内容真实，极具震撼力，非亲身经历着无法想象！2.作者
位置高，作为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资料。3.作者敢说真话、实话，文中揭露
的某些史实在今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4.王蒙、李锐、章百家，张鸣等名家推荐。5.王蒙在其著作《
半生多事》中专章提到作者李新，并说作者是自己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员，是他的“精神导师”。王
蒙、李锐、章百家、张鸣。联袂推荐：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真话回忆录：流逝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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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逝的岁月》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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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逝的岁月》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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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逝的岁月》

章节试读

1、《流逝的岁月》的笔记-第404页

        关于整风审干，人们在著作、文章以及回忆录中，已经写的不少，但太多粉饰之辞，即使是当事
人写的，也很少暴露其内心深处的创痛。至于那些当年整人的人，一直到今天也有不少人依然在台上
，他们对于整风审干，当然是“歌德派”，由此可见“左毒”之深。“伤痕文学”之所以遭禁，绝非
偶然，但是左毒不除，必将发作；创伤不愈，身体很难健康。

2、《流逝的岁月》的笔记-第1页

        王蒙写道：
当其在广播中听到国党的社会局长温崇信的满口空话套话陈词滥调时，这样说。
我体会到一个政党的前景，从它的文风上已经可以看出端倪。我还说，一个政党的衰落是从语文的腐
烂上开始的。

------ 这话说得多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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